
 

 

144 一個大學校長的自白(16) 
劉道玉 

 

八、珞珈山上的快樂學院 

 

在倫理學上，有一個「快樂論」，認爲快樂是人生的最高

幸福，追求快樂是人生的目的和道德標準。 

 

快樂學院是指什麼？它是一個特殊的學術社團——多學科

討論會，是 20 世紀 80 年代初，武漢大學的一批思想活躍的大

學生的創舉。它的首創者是誰現在已無法考證了，但是哲學系

78 級學生艾路明，計算機系 77 級學生柴瀟涌，中文系 78 級學

生弓克，以及他們身邊的那一批想成爲「九頭鳥」的人，無疑

是最活躍的分子。快樂學院的成立，得益於武漢大學當時的民

主自由的校園文化氛圍。那時的武漢大學被稱爲「解放區」

（意指思想極爲解放），不僅沒有其他學校「三不准」（不准

談戀愛、不准跳交誼舞、不准穿奇裝異服)的規定，而且取消了

專司管理學生的專職政治輔導員制度。在 20 世紀 80 年代初，

我提出大學生應當運用兩個課堂進行學習，這就是第一課堂和

第二課堂，前者是教學計畫規定的學習內容，後者是指課外的

學術社團活動，但每個學生必須至少要參加一個自己喜愛的學

術社團，如果沒有那就應當去創建一個合乎自己需要的學術社

團。這是學習成才的需要，是獲得全面知識的需要，如果一個

大學生在校學習期間，沒有參加任何一個學術社團，那就不能

算是完全合格的學生。 

 

恢復高考以後的幾届學生，他們思想解放，價值觀念超

前，有著强烈的使命感，大有「天下捨我其誰」的超級自信。

於是，他們一進校就沒有把自己禁錮在一個狹窄的專業裡，而

是把目光瞄準到各個學科最前沿的知識。因此，各個系的同學

都去與其他系的同學交朋友，從聊天吹牛開始，交流各自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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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鮮見聞，終於一個新的多學科討論會，在 1981 年秋高氣爽的季

節裡誕生了，並給它取了一個昵稱：「快樂學院」。 

 

在討論這個社團的宗旨時，更是百花齊放，充分地顯示了

那一批學生的創造靈感，具有快速計算機腦袋的柴瀟涌提出：

「多學科討論會只應有一個宗旨，即不拘泥於一種固定章

法。」數學高材生、全校數學競賽一等獎獲得者陳華說：「我

的章法是，構造一個高維精神空間，它有著處在低維空間的人

們所不能理解的奇跡般的思維自由。」在《中國青年報》上開

展關於人生觀大討論中出了名的歷史系學生趙林說：「中國歷

代都以謙謙君子爲美，我們多學科討論會要以有顯示慾的人爲

美，惟有每人極力表現自己，別人才會獲益，才會變成‘九頭

鳥＇。不然大家都說‘對對對，好好好＇，我們就會感到自己

是在對著鏡子說話，浪費生命，而且極其乏味。」全校寫作比

賽一等獎獲得者圖書館系 77 級學李雲帆，提出了一個更獨特的

價值標準：一個人主講一個課題，其他的人不管是贊成抑或是

反對，都要群起而攻（或刁難）之，誰提的問題越刁，越有創

意，那麽他就越高明，給他打一百分。這是刺激積極思維，並

且使命題立於不敗之地的最佳方法。我們把多學科討論會變成

愛因斯坦的思想實驗室。」 

 

對於多學科討論會上討論的觀點，到底要不要統一認識

呢？對此，溫文爾雅的中文系 78 級學生弓克的一番話，使大家

豁然開朗。他說：「多學科討論本來就是一個不一致的整體，

大家來的目的都是爲了尋求不一致，因此，不一致造成的危機

正是最好的危機，是嬰兒産出前母體陣痛的危機，而不是因爲

相同得乏味而要離析的危機。我們多學科討論會的人，不一定

是武漢大學最出色的人，但肯定是興趣最廣泛的而又是千差萬

別的人，是敢於接受新東西的人，是敢於探討別人必信的東西

的人。」 

 

每個星期三的晚上，是多學科討論會的例會，届時各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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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的一些「不安分」的學生不約而同地聚集到學生會議室，展開

了真正的高談闊論，唇槍舌戰，氣氛熱烈非凡。雖然他們討論

的面紅耳赤，甚至是聲嘶力竭，但是這個學術小團體却雷打不

散，他們個個都是快樂的人。 

 

他們不僅討論的問題新穎，而且討論的方式也很特別。例

如，有一個「畢加索」的講座，主講人不是一個而是三個：一

個講，一個問，一個評論，弓克說： 

 

「畢加索是西班牙畫家，1881 年出生的時候是個死嬰，被

撂在桌子上不管了。他的叔叔是個醫生，叫薩爾瓦，他吸了幾

口雪茄烟通過導管吹入畢加索的小肺裡，畢加索活了，尖叫了

起來⋯⋯」 

 

陳華插話：「這麽說，是偶然性創造了偉大的畢加索。」 

 

李雲帆馬上投出他的殺手鐧：「請問主講人弓克，你發現

畢加索偉大在什麽地方？」 

 

本來有點害羞的弓克，却如行雲流水似地論述道：「畢加

索的偉大在於，他是一個創新魔，一輩子都在改變自己的畫

風。對別人是終點的地方，對於他來說就是起點。他號稱‘藝

術變色龍’、‘邪惡的天才’。在歐洲，如果兩輛汽車相撞，

司機會罵道：‘難道是畢加索！＇畢加索同怪異成了同義語。

他活了 93 歲，一生留下了油畫 1800 件，版畫 30000 件，素描

7000 幅，手稿 100 萬件，這是繪畫界的天文數字……」 他們就

是這樣問一答地進行討論，並且不斷地展現畢加索的畫。針對

不同愛好的快樂學院的成員。弓克補充說：「我們可以不喜歡

畢加索的畫，但是每個站在畢加索畫面前的觀眾，都會被震

撼，被塑造，我們認爲，藝術力就表現在對觀賞者的塑造力。

塑造力越大，藝術的魅力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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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多麽精闢的見解，這哪裡是出自於非科班的大學生之口，

完全猶如學術權威的宏論。據不完全的統計，在快樂學院討論

的論題還有「超級計算機」、「生物變異新觀」、「外來文化

論」、「黑洞是什麼？」、「浪漫主義」、「耗散結構理

論」、「有萬有斥力嗎？」、「罷免權淺議」、「邏輯實證主

義與偽證主義」等等。僅從這一批題目可以看出，他們敢於向

權威挑戰，勇於探索未知，這正是快樂學院成員所具有的最可

貴的素質。 

 

在校內，對於快樂學院的認識並不完全一致，持反對的或

貶斥意見的大有人在。有些人把快樂學院說成是“狂人會”，

是“吹牛皮會”，把多學科討論會的成員比擬為“嬉皮士”。

針對這些非議，我明確地支持多學科討論會，並且擔任了多學

科討論會的名譽會長，參加他們的討論會，在一次討論會上，

我鼓勵他們說：“為人類已經進入科學技術革命時代，多學科

的研究是科學發明最深廣的源泉。例如，原子彈，計算機，激

光，基因工程，控制論等重大發明，都是誕生於多學科交叉與

合作的産床上。” 

 

在多學科討論會的帶動下，自 20 世紀 80 年代初到中期，

是武漢大學學生學術社團蓬勃發展的時期。據不完全的統計，

全校有各類社團 400 多個，如「浪淘石」、「櫻花詩社」、

「珞珈山」、「這一代」、「思想家」、「管理者」、「信息

社」、「讀書俱樂部」等等。那時，真是思想大解放，的確有

一點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的味道。在那數不清的社團中，有

誰相信居然還有一個「納粹主義研究會」。在成立這個社團

時，歷史系一位同學找我，他說：「校長，我們要成立一個納

粹主義研究會……」聽後，我楞了一下，沒有吭聲。他大概看

出了我的疑慮，於是他補充說：「我們絕不是崇拜納粹主義，

崇拜希特勒。恰恰相反，歷史的經驗教訓值得注意。我們是學

歷史的，成立納粹主義研究會」正是爲了研究希特勒如何利用

納粹主義，鼓吹和發動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給人類造成了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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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難，從而避免歷史的悲劇重演。」我說：「啊，原來是這樣。

好吧，我就同意你們成立，我相信你們！」 

 

學術社團興起的同時，武漢大學學生中的學術刊物也像雨

後春笋一樣冒了出來。例如，歷史系的《古今》，生物系的

《生物天地》，化學系的《趣味化學》，管理學院的《管理

者》，中文系的《珞珈山》和《這一代》等，在當時都是辦的

比較好的學生刊物。自由的思想之花，必然結出豐碩的成果。

據統計，我校 77 級至 80 級四屆本科生，在全國 50 多種學術刊

物上發表論文，作品 1570 篇，出版書籍 14 本。在湖北省 1984

年 40 多所大學學生科研，創作成果競賽中，武漢大學 85 名學

生的 39 項成果獲獎，佔全省獲獎人數（150 人）的一半以上。

在 20 世紀 80 年代初、中期，也是武漢大學校園文學創作勃興

的時期，不僅活躍了同學們的校園文化生活、陶治了他們的情

操，而且也培養了一批在當代文壇上十分活躍的，優秀的青年

作家與詩人，如方方、池莉、高伐林、王家新等。由中文系 77

級同學集體創作的《珞珈山組歌》和《周總理在珞珈山組

詩》，就是他們留給母校的最好的畢業紀念。 

 

生動活潑的學術社團活動，不僅豐富了第二課堂的學習內

容，而且還推動了第一課堂的數學改革。如果我們以快樂學院

來形容學術社團活，那麽我們能否通過提倡樂教、樂學，使整

個大學變成一所大的快樂學院，把大學生們從「苦其心志，勞

其筋骨」的煉獄式的學習中解放出來呢？這不僅是必須的，而

且也是可以做到的。其實，早在兩千多年以前，孔子就提倡樂

學。他說：「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他所

說的「樂之者」就是善於樂學的人，這是學習的最高境界，是

我們應當大力提倡的。 

 

爲了實行樂學，最重要的是轉變教育觀念，改革「三中

心」（以課堂爲中心、以教師爲中心、以書本爲中心)的傳統的

教學模式。要尊重學生的志趣，保護學生的選擇權利，提倡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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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 學，採用啟發式、因材施教的方法，允許自由聽課。我歷來主

張，教育最高的原則是教而不是罰，不贊成用點名、扣分、留

級、退學等辦法懲罰學生。實踐證明，這些辦法從來不可能起

到調動學生積極性的目的，而只能造成學生心靈上的創傷。 

 

樂學的關鍵在於教師，只有教師樂教，才會有學生樂學。

我校數學系教授路見可，教學得法，能深人淺出地把深奧而又

抽象的數學理論，講得生動易懂，深受學生歡迎。學生對我

說，聽他的講課是一種享受，如果誰因事請假，那一定會委託

同學把他的講授錄音下來，以備品嘗其中的快樂。這就證明了

一條教育原則：對於教師來說，能深人淺出的是好老師；對於

學生來說，能淺入深出的是可怕的學生。 

 

一個掌握了樂教的教師，他不會用點名來把學生束縛在課

堂上，而是用精湛的教學藝術來吸引學生。我十分欣賞和支持

經濟系一位中年教師的做法。他向學生宣布：「凡是選修我的

課程者，可以實行‘三許三不許＇：允許不來上課，但不允許

遲到；如果對本人的講授不感興趣，允許在課堂上看其他書籍

或做別的事，但不允許講話；如果你實在睏乏了，允許在課堂

上睡覺，但不允許打鼾。」這個規定既幽默又耐人尋思，的確

不愧爲開明之舉，因而受到了學生們的歡迎。無疑，敢於做出

如此提定的教師，本身就是敢於向自己挑戰，也是他的能力與

自信的表現。這個做法實施以後，獲得了與規定內容相反的效

果，他上課時，不僅沒有缺席的，也沒有在課堂上打野的、睡

覺的。相反的，他的課年年紅火，堂堂爆滿。這是什麼原因

呢？這是人格的魅力，是教學法的魅力。我始終認爲，學生厭

學、逃課雖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是教師教學不得法却是最主

要的原因。 

 

1985 年，全國各大學在端正學風、嚴肅學紀的統一部署

下，各地把清理不合格的學生當作一項重要任務。從媒體上不

斷獲悉，不少學校一批又一批地把學習不好的學生退學了。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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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對這種情况，我陷人了深思：我們大學的領導人，在處分學

生、行使自己權力的時候，有沒有想到作為教者的義務是什

麼？我們是否想到，那些被趕出校門的學生真是愚不可教嗎？

退學又會對他們未來的命運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呢？ 

 

在那一次整肅學風中，我校教務處也進行例行的清理，共

查出了全校有兩門或兩門以上不及格經補考仍不及格的學生 25

人。按照學籍管理規定，應勸其退學，別的學校也都是這樣做

的。然而，除了違法者和屢教不改者以外，在一般的情況下，

我是反對處罰學生的。爲此，我召開校長辦公室會議，專門研

究了如何處理 25 個學生的問題。兩千多年以前，孔夫子就說：

「不教而誅，謂之虐。」在統一認識的基礎上，為處理 25 個學

生，我提出三條原則：一是凡學了三年者、可發給大專畢業文

憑，並盡可能推薦介紹適合的工作；二是學習年限三年以下

者，如果是因為專業學習興趣不對口味而影響學習成績者，應

允許轉入其感興趣的專業學習，但要跟下一屆學習；三是如果

是因爲學習基礎太差，允許留級，採取特殊的幫教措施，力爭

使他們趕上去。由於採取了這些措施，所以那 25 個學生基礎上

做到了各得其所，沒有一個學生背上思想包袱。 

 

對於自由、寬鬆的學習制度，並不是每個人都認同的。在

20 世紀 80 年代中期，武漢地區曾流行一個順口溜：「學在××，

吃在××，玩在武大」這個順口溜傳得很廣，不僅校內，在社會

上也有傳說，在一些不明真情的人看來，武漢大學似乎是學風

不嚴，紀律鬆弛的誤人子弟的學校。更有甚者，校內的一些對

改革不滿的少數人，在校外某領導人的指使下，寫誣告信，製

造流言蜚語，說什麽「劉道玉的改革是搞花架子，遷就學生，

降低了教學質量，辦學方向有問題⋯⋯」對此，教育部高教一司

司長黃天祥率調查組來瞭解情況。最後，他們肯定：「武漢大

學的教學改革是成功的，學風是良好的，教學質量是上乘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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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對於流傳的順口溜，我並不在意，也從未動搖我改革的决

心。其實，對於「玩」要作具體的分析，看是什麽性質的玩，

如果是花天酒地玩物喪志的玩，那當然是要杜絕的，而「玩

學」，即在玩中學，在玩中增長才幹，則是應當提倡的。從這

種意義上，「玩在武大」就不是貶義的了，這正是武漢大學多

年教學改革而營造的新的學習風尚。 

 

實行樂學的效果是怎麽樣的呢？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

準。80 年代是武漢大學歷史上出人才、出成果的最好時期。在

「金牌精神」的激勵下，大學生們一進校，就自覺地置身於奧

林匹克競賽場，瞄準國內重點大學、中國科學院各研究所和出

國研究生的考試，其錄取率連年位居全國的前列。畢業的分

配，是最能說明一個學校培養學生質量和社會對學校信譽的認

可。那時，我校的畢業生深受國家各部委和 14 個沿海開放城市

用人單位的歡迎，特別是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的深圳市和海南

省，對武漢大學的畢業生情有獨鍾。 

 

如果說自由，民主的學習環境是快樂學院那麼，20 世紀 80

年代的武漢大學，就是一所快樂學院。事實證明，這樣的學

院，是人才成長的搖籃，是發明的溫床。難怪，《中國青年

報》一位女記者採訪學校後評論說：「我跑過全國許多名牌大

學，很少見到像武漢大學生那樣富有創造性氣質的。」 

 

九、呼喚創造教育 

 

我對創造教育的興趣，是源於我少年時的一個夢。自幼我

個性很強，喜愛讀書，愛提問題，凡事總要打破砂鍋問到底。

到了少年時期更崇尚創造精神，特別是崇拜「炸藥大王」諾貝

爾，立志要成爲一個發明家。但是，正當我而立之年時，由於

歷史的誤會，我步人了教育行政管理領域，過早地離開了發明

創造的舞臺——化學實驗室，從而貽誤了人生發明創造的第一

個黃金時代。 

一個大學校長的自白 



 

 

152  

但是，我的創造之夢並沒有消失，而是異化成另一個夢：

研究創造教育。這是從我崇尚的創造精神和教育管理兩者合成

出的一個研究方向。儘管我自己失去了成爲發明家的機會，但

如果我對創造教育的研究，有助於培養千萬個發明家，這也是

值得的。 

 

我研究創造教育始於 1981 年，時值我被任命為武漢大學校

長之初。從那時開始，我就決心大力進行教育改革，走一條新

的辦學路子，要為在大學實施創造教育而奔走呼號。我的第一

篇創造教育論文是《要重視大學生智能的培養》。文章一開頭，

就對 17 世紀英國著名哲學家培根的至理名言「知識就是力量」

提出了質疑。我認為：「知識不等於能力。大家都知道，書本知

識多的人，不一定工作能力强；考分高的學生，不一定是優秀

人才。知識與能力是有差別的，只有當知識被人們所掌握並轉

化爲獨立工作和研究能力時，它才成爲一種力量。因此，應當

說創造才是力量，創造才能推動人類社會不斷進步。」論文在

湖北省高等教育研究會上宣讀後，與會代表反應强烈，成了飯

桌上和寢室裡人們討論的中心。他們議論道：「劉道玉的話講得

那麽滿，敢於向權威挑戰，觀點鮮明，行文不拘一格，很有創

造個性。」由於這篇文章獲得了一致讚譽，所以被議會評爲湖

北省高等教育研究會優秀論文一等獎。後來，這篇文章刊載在

1982 年 1 月 5 日《人民日報》上，一些主要觀點被全國多家報

刊轉摘。 

 

1982 年 9 月初，由校長作一個報告，向新同學表示歡迎，

介紹學校的光榮歷史，對新生提出希望與要求。我歷來作報告

不喜歡用講稿，更不願由別人捉刀寫發言稿，也很厭惡假大空

那一套形式主義的東西。我認為，作報告應當有新意，講聽眾

最想聽的東西。那麼，作為新生，他們想知道什麼呢？我們又

應當以什麼樣的精神來影響他們呢？在那次開學典禮上，我講

道： 

一個大學校長的自白 

一個大學校長的自白 



                                                                      

 

153  

「同學們，你們來到珞珈山，這裡不僅是一個湖光山色寧

靜的校園，而且是一座烈火熊熊燃燒的冶煉人材的熔爐，是一

個奧林匹克競技場。從進校的第一天，你們就站到了萬米馬拉

松長跑的起跑綫上了，你們的目標就是奪取金牌，努力使自己

成爲創造性人才。這金牌，是學習的金牌，也許科學研究的金

牌，文學藝術創作的金牌，以及各式各樣的金牌。奪金牌靠什

麼呢？除了頑强的拼搏精神以外，更重要的是具有創適性人才

的的綜合素質，包括文化、科學、心理、身體和個性（如敢於

向權成挑戰、敢於探索求知、敢於冒風險、敢於超起自我)等素

質。我們都知道，每一個研究領域或比賽項目只有一枚金牌，

爲什麽我們要號召大家都要去爲它拼搏呢？這是因爲，金牌精

神比金牌本身更重要，有了這種精神，就可以激勵每個人得到

前所未有的速度，可以助你在未來創業中獲得成功。如果你們

問我：武大的精神是什麼？我說：是金牌精神，也就是創造精

神。」 

 

這是對創造教育的呼喚，是我對青年學子的期望。我堅

信，這就是大學教學改革的方向，我願意做一個探路者。 

 

但是，在 80 年代初期，提出這樣的主張，顯然是超前的，

正如培根所正確指出的：「既成的習慣，即使並不優良，也會因

習慣而使人適應。而新生事物，即使更優良，也會因不習慣而

受到非議。」當時，我提出大學應當培養創造性人才後，的確

遭到了不少的非議。來自群衆中不同的認識，並不足爲奇，問

題是來自主管領導部門的干預，無疑增添了改革的困難，一位

領導人與我進行了面對面的討論。他曾指責說：「劉道玉好大喜

功，好高騖遠，大學四年怎麽能培養出創造性人才呢？」我辯

解說：「必須要澄清一種誤解，我們提出培養創造性人才，主要

是要在學習期間，賦予學生作爲創造性人才所必備的各種素

質，並不是規定他們必須成爲發明家或做出創造性的成果，但

也不排除個別學生有這種可能性的。如果因爲四年內我們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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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把學生培養成創造性的人才，而不去提出這個要求，那麽依此

同理，是否因爲在四年內不能使學生樹立辯證之唯物主義世界

觀而放棄這個要求呢？」討論當然不歡而散，但我並未因此動

搖改革的決心。 

 

教育改革與培養創造的人才是什麼關係呢？爲了說明它們

之間的關係，我在 1984 年 10 月 16 日的《中國青年報》上發表

了《改革與創造型人才》一文。在文中，我强調了教育改革的

目的在於：轉變教育觀念，特別是人才的觀念，大力改革不適

宜的教學制度、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培養富有創造性的人

才。這篇文章發表後，在廣大青年中引起了强烈的反響，收到

了來自校內外大批青年們的信件，他們表示贊同本文的觀點。

也歷數了舊教育制度的弊端。其中，一封來自河北省任丘油田

的青年的信寫道： 

 

「《政革與創造人才》一文，我反復讀了幾遍。您的許多觀

點深深打動了我。我這個十幾年未動過感情的青年，卻在您'真

正從學校培養出來的具有創造力的學生爲數不多'的 22 個字前

流下了眼淚！這是既辛酸又喜悅的眼淚。辛酸的是誤人子弟，

喜悅的是有了希望之光。」 

 

人才觀是培養人才的指導思想，是制定教學計劃的依據，

是衡量人才的標準。因此，有什麼樣的人才觀，就會培養什麼

樣的人才。在系統思考的基礎上，1985 年我提出了有史以來人

才觀的六種類型即「工具型」、「知識型」、「全面型」、「智能

型」、「創造型」和「審美型」。每一種人才觀，都是一定歷史時

期的產物，而且也是為一定的政治和經濟服務的。我特別强

調，爲了迎接新的技術革命，當代必須確立「創造型」人才

觀，大力培養創造性的人才。我還預言，在未來各類教育高度

普及和物質極大豐富以後，教育將不再是謀求職業的手段，而

是充實自己和完善自我的需要，也即第一需要。到了那個時

候，人才觀將是「審美型」的。這雖然是設想，但畢竟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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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十分超前的觀點。對此，著名學者金馬評論道：「這種高明的主

張，可以說，從哲學智慧的高度，較完美地逼近了馬克思所提

出的‘人也按照美的規律來建造自已的精闢觀點。」 

 

1988 年春節前夕，年僅 54 歲的我，突然被免去了校長之

職。雖然一時讓我失去了教育改革的舞臺，但我並沒有喪失對

教育改革的追求。正在這個時候，我受湖南教育出版社的委

託，主編《教育探索者》叢書。 

該書由 7 本書組成，分別反映了教育學的最新的幾個學科

分支。其中，《知識·智力，創造力》一書，是由我獨自撰寫

的，它是我構思了 8 年想寫而又無暇完成的一個研究課題。在

本書中，我不僅對知識、智力，創造力作了充分闡述，而且還

對創造教育的理論框架和實施創造教育各要素也作了系統的概

括。 

 

創造力到底是什麼？它又是由哪些要素組成的呢？這又是

一個眾說紛紜的問題，莫衷一是。正如心理學家 J·愛肯所說：

「在心理學文獻中，沒有比創造這個課題研究得更多和被人理

解得更少的了。」經過研究，我提出了「創造力怎要素說」，即

創造力的三級智力要素是由觀察能力，抽象思維能力和實踐能

力組成的。這個見解無疑是符合唯物辯證法的，因爲創造力的

形成與發展必須遵照「實踐（觀察）—認識（抽象思維)一再實

踐（創造行動）」的過程，而觀察能力、抽象思維能力和實踐能

力恰好反映了創造性認識過程所必須的三種智力。 

 

一個國家的教育方針，是教育工作的總綱，規定著教育的

性質與任務，是制定各種教育政策的依據。在文化大革命以

前，我國的教育方針是毛澤東制定的，它是由 19 世紀英國哲學

家斯賓塞的「德，智，體全面發展」的方針改造而形成的。粉

碎「四人幫」以後這一方針已不再引用，但是國家又沒有制定

統一的、權威的教育方針，以至於各表其述，甚至在政府的文

件中把本不屬於教育方針的內容當作教育方針表述，這是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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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不解的。偌大一個國家，爲什麽不組織教育家，通過和論證來

制定一個表述完整的教育方針呢？我認爲，這是國家教育主管

部門在 20多年裡最大的失誤之一。 

 

出於一個教育工作者的責任，我無時無刻不在思考教育方

針這個重大問題，這既是個人學術研究的興趣，又是進行教育

改革的依據。對教育方針的內容，我思考和研究了十多年的時

間，於 1995 年寫出《關我國新的教育方針的思考》一文。這個

方針的文字表述是：「教育必須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堅

持德、智、技、群、體、美六育並重，全面開發人的智力，培

養具有創造性素質的多功能人才。」對於這個方針，我是在考

察了我國廣大青少年和國民素質弱點的基礎上提出的，目的在

於優化國民素質。與通常的提法相比，在多層面上是有區別

的，但核心的內容是多了「技」與「群」二字，强調了創造性

素質和「多功能性」。這既是我國青少年的弱點，又是 21 世紀

人才最重要的特質。因此這個教育方針是有針對性的，是符合

時代精神的。 

 

爲了進一步研究和實施創造教育，1997 年我承擔了「創造

教育實驗研究」的課題，這是武漢市教育科學規劃辦公室下達

的「九五」重點科研項目。該課題是以中小學生爲實驗對象，

根據創造力要早開發的特點，具體探索實施創造教育的模式與

方式。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我設計了一種專門適應於中小學的

創造教育模式，我把它概括爲「一主、二輔、三結合」模式。

所謂「主」是以國家規定的必修課爲主渠道，把培養學生的創

造思維能力貫徹到必修課教學的全過程。要做到這一點，必須

對必修課的教學進行全面的改革，絕不能按照傳統的老辦法進

行教學。所謂「輔」，就是開設有特色的選修課，把它作爲培養

學生創造思維能力精助渠道。為此，從 1996 年秋，我爲一所中

學的初一學生開設了《創造思維方法》選修課，講授了三個輪

回。這是在全國首次開設這門選修課，由於內容新穎，寓科普

知識、文藝百科與方法爲一爐，因而深受廣大中學生的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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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既提高了他們的創造思維能力，又提高了他們的學習。三結合

是指學與思結合，動腦與動手相結合，開發左腦與開發右腦相

結合。爲了做到這一點，必須開展各種活動課，如科技製作、

小手工藝製作、奧林匹克頭腦競賽等。 

近年來，全國從上而下都在大聲疾呼：減輕中小學生的學

習負擔，實施素質教育。那麼，素質教育與創造教育是什麼關

係呢？爲了澄清兩者關係上的模糊觀念，1997 年我寫了兩篇文

章：《素質教育與創造力的培養》和《培養創造力是素質教育的

核心》，前者發表在《光明日報》上，獲素質教育徵文一等獎；

後者發表在《教育時報》上，被評爲該報當年優秀論文一等

獎。 

 

一般說來，在大學實施創造教育具有更多的有利條件，但

可惜的是，我國的大學在相當程度上至今仍然是沿用「傳授知

識——接受知識」的傳統教育模式。爲了在大學實施創造教

育，培養創造人才，我在 10 多年的研究基礎上，設計了一個

「傳授方法——學會學習」的創新教學模式。爲了表述的方

便，我以英文縮寫的字母表示，把它稱爲「SSR 模式」。其中第

一個 S 是英文詞組 study independently 的縮寫，把它翻譯爲

自學或獨立的學習，是由學習者自己完成的一種方式：第二個 S

是英文單字 seminar 的縮寫，是指大學生在指導下進行課堂討

論的一種學習形式，有時也指討論式的課程，R 是 Research 的

縮寫，它的意思是研究，探索。 

 

SSR 爲什麽能成爲一種創造教育模式呢？這是基於以下三點

認識：第一 SSR 分別代表了世界古今教育之精華，特別是經過

百多年的實踐，證明了他們是最具有推廣價值的成功的教學方

法。第二，這三種方法的共同特點是創造，是與「三中心」的

灌輸式的教學方法根本不同的。自學是從學習者本人出發，是

依靠學習者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的有效學習方法。課堂

討論是雙向交流，營造一種自由民主的氛圍，以達到激勵和產

生創造靈感的目的。科學研究是學習的最高境界。它不是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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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 掌握現在的知識，而是應用已有的知識去創造新的知識。第

三，SSR 即反映了教學內容內在的聯繫，又符合由淺人深的認識

規律。 

 

總之，SSR 分別代表三種科學的學習方法，它們既是獨立又

是相互聯繫的。同時 SSR 又代表三個學習階段，由初級到高

級。一環扣一環，一步比一步深入。因此，把 SSR 作爲一種創

造教育的模式，是有科學根據的，也是具有普遍推廣應用價值

的，實施這一模式的關健是，必須徹底轉變教育觀念，大膽放

手地進行改革實驗。我深信，SSR 模式的全面實施，必將引起大

學教學領域裡的一場哥白尼式的革命。 

 

「創造教育實驗研究」課題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由我主編

的《創造創育叢書》。這套書是為適應全國大力倡導創新教育而

撰寫的，共由兩輯 7 册組成，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這套叢

書的第一輯是我的 3 本專著，其中《創造教育概論——談知識·

智力·創造》和《創造與人生的設計》是我過去舊作的修訂再

版，而《創造思維方法大綱》是我的一部新作。這三本書，是

我歷時 20 年學習與研究創造教育的心得體會。它們正好是由創

造教育理論、方法和實踐三部分組成，堪爲我研究創造教育的

三部曲。這既是我自 20 世紀 80 年代起研究創造教育的一個總

結，又是我獻給以創造為特徵的 21世紀的一份禮物。 

 

從總體上來說，對創造教育的研究，在我國還比較落後，

同西方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很大的差距。特別是，要在各類學

校普遍推行創造教育，其任務還是十分艱巨的，尚需全國廣大

的教育工作者堅持不懈的努力！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未完待續) 

 

一個大學校長的自白 


